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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中国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探明中国产业链与全球产业链“断链”“卡链”面临的科技风险，为制定推动中国产业链安全稳定发展对策提供参考。通过对产业链相关理论溯源，明晰产业链安全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从全球产业链回流化、外流化、多元化、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入手，梳理总结出中国产业链发展存在的科技风险，包括：传统产业领域产业链完整性遭遇较大挑战，上下游产业集群创新体系存在断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链“卡脖子”问题凸显，对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的掌控力度和话语权不足；产业链的值链层级有待提升，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发展的模式和体制机制建设亟待加强等。提出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有必要从“稳链”“补链”“强链”“控链”视角出发，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建设更高质量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培育产业生态掌控型企业，强化产业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能力；与西方国家建立和而不同的非对称威慑技术能力体系，形成时刻保有的产业链反制能力甚至是控制性优势和反制力量等。
关键词：产业链；科技风险；产业安全；供应链；中国
中图分类号：G250.255；F204；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695（2022）2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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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根据修缮完毕的中文摘要修改英文摘要，一一对应翻译】
Abstract:Through tracing the source of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industrial chai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af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fluxing, outflow, diversific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it combs and summarize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isk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includ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field has encountered great challenges, and there are breakpoints in the innovation system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choke" problem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s prominent, and the control and voice of high-tech and high value-added links are insufficient; the value chain level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odel and system mechanism of larg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expand the market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bilizing the chain", "supplementing the chain", "strengthening the chain" and "controlling the chain", and build higher quality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cultivate enterprises that control the industrial ec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basic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the industry; establish a harmonious but different asymmetric deterrence technology capability system with western countries, and form a constant counter control capabil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even a controlling advantage and counter contro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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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重新根据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

自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不顾中方劝阻，执意单边制裁中国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并逐步向科技、金融领域转移，美国意图遏制中国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崛起。在2020年，美国更是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借口，动用舆论战强力抹黑中国，试图再一次加大孤立、围堵中国的力度，切断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相互联系，形成以国家行政和政治干预引发的超市场力量型断链和卡链[1]，给中国产业链安全稳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为有效防范化解此类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就强调，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3] 【国家有关大政方针等政策法规文件如无特别需要，通常不作为学术参考文献引注】。2021年5月，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产业链的理论溯源
“产业链”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后期的古典经济学派，起源于斯密[3]在《国富论》中阐述的企业“制针”“毛纺”内部分工理论，后经Marshall继承演化，将这种分工理论扩展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4]【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并注意优先著录原文献】，再通过赫希曼从产业前后向联系的宏观视角加以演绎[5]【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并注意优先著录原始文献】，从而才真正奠定我们对产业链研究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随着价值链和供应链等相关理论的兴起，产业链研究开始被推向更加丰富的动态视角，从微观价值增值的原因与机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有效协同，如Fisher[6]的研究，到中观产业集群的生态体系构建与产业链形成机制、运行机制、演化机制的问题研究，如刘贵富[7]的研究，再到宏观视角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整合，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温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使得产业链的研究开始转向风险防范和链条重构，如盛朝迅[8]的研究，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加快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2 全球产业链发展趋势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美贸易摩擦和中美科技博弈局势愈发复杂多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发展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正以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手段加速重构，实现从效率优先向安全稳定优先转变，呈现出产业链回流化、产业链外流化、产业链多元化、产业链区域化等趋势。
2.1   产业链回流化
产业链回流化趋势始于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自2008年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并反思制造业空心化所面临的困境，八大工业国都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再工业化战略，引导制造业回流，意图重塑本国国际竞争优势。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逐级加大对中国的防范力度，延续对华科技竞争的高压、对抗态势，减少在国家安全领域与中国的技术关联、推动制造业回流及“去中国化”。美国政府甚至一度表示，只要美国企业愿意迁出中国，其搬迁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政府买单[9]【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并注意优先著录原始文献】。美国2017年的税改方案、2020年的“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和2021年的《无尽前沿法案》等，都意图推动产业链回流，重构全球现有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日本政府则为企业从中国搬离回国提供22亿美元的支持[10]【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试图减少对中国生产制造的依赖。欧盟意欲借欧洲工业复兴计划重构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定位，重塑国际分工形象。
2.2  产业链外流化
产业分工与集聚是当代经济纵深发展的显著特征，当产业链上下游分工的细化和地理集聚所降低的成本高于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时，这种产业链的分工细化与集聚就会一直进行下去。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具备这种优势，成为很多跨国企业强化自身产业链布局的首选地，且已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制造中心，但近年来，产业链也呈现外流化趋势。主要表现在，随着中美贸易摩擦逐步深入，部分中资企业出于绕开美国高额关税、开拓所在国市场、规避国内环保和成本压力的考虑，向东南亚等地进行产业转移，在国外投资建设生产基地；同时，外资企业则更倾向于转移外迁，且有整体转移和携产业链上下游共同转移的可能。工信部数据显示，2018年共有588家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调整了在广东的生产力布局，将产能转移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11]。其中，越南是制造业外迁的最大受益国，中国的鸿海科技集团、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电子元器件厂商已在越南设有生产基地，截至2017年，三星在越南的生产投资总额达到75亿美元，LG公司的投资额达15亿美元，微软投资额为3.2亿美元[11]。
2.3  产业链多元化
[bookmark: OLE_LINK101]为有效规避美国不断升级的制裁风险，中国境内的跨国企业既不想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机遇，又不愿意承担因关税上升而增长的经营成本，往往会选择产业链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即“中国＋N”的产业布局，将面向除美国以外的全球市场订单放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配套最完善的中国生产，而将面向美国市场的订单转移至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生产，形成多元化产业链布局。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配套中小微企业“休克”甚至停转，上游原材料成本、用工成本、防疫成本等大幅上升，需求不确定性、不公平国际待遇等“灰犀牛”事情层出不穷，导致供应链的断链、卡顿时有发生，尤其是应急物资的生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也使更多跨国企业意识到要在全球范围寻找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具有可替代性的配套企业或供应商，以降低经济风险、增强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韧性，从而更好推动所属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反过来也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加快推进产业链多元化布局的决策逻辑。202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就宣布从总额高达108万亿日元的抗疫经济救助计划中专门列出2 435亿日元的供应链改革项目，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其中2 200亿日元将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产线迁回日本本土，235亿日元将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工厂转移至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避免过度依赖中国[12]。
2.4  产业链区域化
[bookmark: OLE_LINK170]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长度开始缩短，表现为全球范围内远距离的贸易强度开始下降、近距离的区域内贸易强度开始增加。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墨、加三国形成的北美供应链网络，德、法等国主导的欧盟供应链网络，中、日、韩等东亚经济体形成的亚洲供应链网络，已逐步成三足鼎立之势。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生产制造模式，使得生产制造不再需要过多考虑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全球各地的布局，更多实现靠近市场端或需求端的产业链属地化。第二，大国政治博弈人为斩断相关产业的全球化产业链布局，如奥巴马政府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TIPP），将中国排除在世界主要贸易体系之外；特朗普政府进行贸易制裁限制芯片出口、拜登政府推出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导致中国本土芯片产业链区域化布局进程加快，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也再次印证了产业链区域化的又一新布局。第三，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国、各地区对应急医疗物资的快速需求和区域安全的诉求，触发了各国、各地区对产业链过度国际化布局脆弱性的担忧，加速了产业链从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2013－2017年，区域内【指代不明。哪个区域】贸易与全球商品贸易总量之比增加2.7个百分点[13]。	Comment by admin: 区域内贸易是一个专有名词，相对于全球贸易来说的。区域内贸易侧重于区域内各个成员国之间贸易,或者各个区域集团进行贸易，如东亚、东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贸区内的贸易都可以成为区域内贸易等。全球新贸易是以各个国家，各个集团相互之间贸易。
3  中国产业链安全发展存在的科技风险
产业链安全发展的科技风险是指，一系列可能给产业链创新发展带来冲击，危及产业链各环节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集合。中国产业链科技风险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领域的产业链完整性遭遇较大挑战，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产业链“卡脖子”问题凸显、价值链的层级有待提升。
3.1  传统产业链外迁趋势隐现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逐步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渐渐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也成就了“世界工厂”的定位。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14]【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但是，近年来随着土地、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转移的趋势较为明显，尤其在服装、手机、鞋业等低端制造和加工组装环节的转移布局；同时，东南沿海一些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配套的跨国企业或民营企业为了规避美国的连锁制裁、技术封锁或出口关税的上涨，也加速了迁移出中国的步伐。另外，由于“双碳”目标实施对环保的要求不断提高，也给中国传统产业的低端环节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按照目前的趋势，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东南亚国家将可能在代工型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利用比较优势逐步吸引或催生出更多的上下游和配套企业，从而形成替代中国传统产业链条中的低端环节，这无疑将对中国保持产业链条的完整性造成较大的冲击。
综合来看，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尚未完全走向高端，中低端环节又处于被转移出去阶段，最值得重视的是，加工贸易型企业因利润较低，而中西部地区产业配套不健全、物流成本较高，致使许多企业因无利可图而不愿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反倒是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港口城市成为它们的首选，国内产业梯次转移梗阻，呈现出“高不成、低不就”的特征，导致上下游产业集群创新体系存在断点。
3.2  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条“卡脖子”问题凸显
[bookmark: _GoBack]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长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链低端环节融入全球分工，并逐步向产业链上游和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这也决定了从一开始我们对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的掌控力度和话语权不足。迄今，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工业软件、高端芯片、重大装备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仍掌握在美国手中[15]【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来源依据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从而为其通过以关税保护为引子实施单边制裁提供机会。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指出，中国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四基”【给出具体内容】不强，在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上的自给率只有1/3[16]。近年来，美国陆续制裁中国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而中国光刻机、离子注入机、刻蚀机、触觉传感器等高端设备基本依赖进口，95%的高端芯片也基本依赖进口[17]；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几乎受制于新思科技（Synopsys）、楷登电子（Cadence）和明导国际公司Mentor Graphics三大国际巨头，目前工业企业所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等核心工业软件也因为研发投入不足、重视度不高，几乎被国外厂商垄断，中国开发软件的底层架构更多来自欧美，开源平台短板凸显[18]【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来源依据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导致很多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工程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虽然看起来很美，但不牢靠，“一推就倒、一卡就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部分基础电子元器件等核心硬件也出现严重的断货潮，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芯片、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也因为高端芯片遭受制裁而被迫拆离荣耀手机。	Comment by admin: 这就是“四基”。
总的来说，长年来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形成了中国“四基”不强的现实，导致中国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在短期内无法实现自主可控，进口依赖型特征仍然十分明显，要实现完全进口替代任重道远，尤其在最容易实现领跑的交叉学科领域，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无法快速在相关领域形成反制能力，“卡脖子”“卡脑子”等问题依然存在。
3.3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创新联合体欠缺
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生以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一隅之争或某个具体环节的竞争，而往往表现为企业背后整个价值链的竞争。中国的产业布局从改革开放时期的“三来一补”开始，经济增长以规模化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禀赋优势投入和投资驱动，靠“人有我廉”的低价战略进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单位产品的附加值率较低。40多年来，中国依托这种模式将产业规模做大，并逐步实现了部分产业走向价值链的高端，但因为路径依赖、各自为战等原因，中国整体还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不可替代的关键核心技术、装备、产品、软件等拥有量较少，产业增加值率不高，话语权有待提升，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如果一再沿用以往“单兵作战”的模式，中国企业或产业的附加值将永远无法提升。例如，一部iPhone手机，整机设计和内置核心元器件都是从美、日、德、韩等引进，营销被苹果公司掌控，中国只负责整机的组装。也就是说，从“微笑曲线”来看，附加值最高的两端完全不为中国掌握。现实也很明确地印证了这个结论，中国仅拿到整个手机附加值的3.6%[19]。
在数字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人工智能与欧美处于同一起跑线，欧美更多在算法上占有优势，而中国更多在算力和数据上占有优势，本可依托各自优势实现各自领域的高速发展，然而因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行业存在上下游链条的非同步协同，造成人工智能应用研究的数据需求方企业与下游数据资源供应方企业存在信息沟通障碍，数据标准、数据信息不统一等问题时有发生，难以更好支撑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利用数据更好地优化算法、从而实现中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全球领跑的目标，因此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发展的模式和体制机制建设亟待加强。
4  推动中国产业链安全稳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更好推动中国“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同时，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更好应对“脱钩”“断供”等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产业链安全带来的风险。
4.1  重视“稳链”，坚决防范产业链出现大面积流失的风险
理性看待当前中国出现的产业转移现象。产业转移是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目前国际产业转移已历经4次典型浪潮，如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产业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产业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20世纪70年代，日本、德国产业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20世纪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转移是产业分工细化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生相对变化的必然结果，常常易发生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劳动密集型领域。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芯片、软件等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发展越来越被看重，而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上述高技术产业链的外资流失风险加剧，影响中国高质量发展，这些领域应成为稳链的重点关注对象。
4.1.1  稳定外需，增强传统产业链留下来的底气
一是在整体提升传统产业“微笑曲线”、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两个方面苦练“内功”，增强传统产业自身附加值和竞争力。构筑产业链垂直分工协作体系及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传统产业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传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供给侧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以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绿色化为方向，组织开展新一轮高水平、大规模的机器换人、设备更新等技术升级活动；贯彻落实“双碳”等战略目标，推行更严更高的技术、能耗、环保、安全等标准，提升产业链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强化品牌和标准建设，引导传统产业逐步从加工装配环节过渡到标准体系制定、核心零部件设计加工、产品设计研发、售后服务等增值环节。
二是强化外交斡旋与走出去力度，稳定外需，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引导企业通过转口贸易、增设海外仓和保税加工基地等方式降低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稳定美国市场；充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重大国际合作机遇，持续发挥广交会、进博会、高交会等国内各类开放平台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大力度拓展多元市场，重点开拓欧盟、东盟、中东、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搭建企业海外贸易服务平台和产业发展平台，发挥好商会及相关中介机构作用，加快贸易创新发展。
4.1.2  “留”“引”双管齐下，稳住外企回流和外迁之势
一是积极防范产业链敏感环节中的龙头外资企业外迁风险。目前，外迁风险较大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中美贸易摩擦最白热化的电子信息领域，如苹果公司AirPods Pro系列产品已经开始在越南生产，且正准备将部分手机产能从中国转移至印度；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生物医药产业链的回流也成为美国近期积极推动的重点工作之一，以便于提高可能用于治疗新冠病毒药物的本土生产能力，因此要密切跟踪敏感行业龙头外资企业动向，通过领导挂点、一对一“保姆式”服务等模式保障生产、研发、销售需求，对出于生产布局需要将生产环节外迁的企业，鼓励其在中国保留总部、研发中心和中高端产品生产线。从提升产业链整体安全性出发，对处于产业链敏感环节的本土核心企业外迁、对外投资、并购等方面加强安全评估审查，防止因受个别外企外迁影响导致的连带效应，更大力度维护产业链安全和竞争力。
二是围绕建设更高质量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加大力度引进外资。要充分利用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配套完善的比较优势，以扶持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契机，以整机产品生产项目为牵引，重点针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等行业，编制产业技术路线图和招商方案，吸引更多世界500强企业、高水平研发机构和中高端外资项目落地国内市场，形成与国内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协同，力争在国内实现产业链闭环。
4.1.3  强化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共建，增强“稳链”纵深
当前中国产业链面临双重挤压，主要表现为中高端环节向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回流、中低端环节向东南亚转移的双重压力。要秉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态度，更好利用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距大、战略纵深广的优势，引导产业链优先向中西部转移。
一是大力支持东部和南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低端环节整链条、整建制向中部和西部地区阶梯式转移；全面提升中西部地区现有产业转移园的建设规格和承载能力，规划建设“双碳”目标下的电镀、印染、皮革、铸造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类专业园区，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链主引领、配套跟随、集中入园、链式改造，将产业链整体转移与创新升级、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精细管理结合起来，实现转移即转型升级。
二是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东部配套产业集聚区，优化产业链区域布局。在长江经济带等类似贯穿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带建设一批产业转移的阶梯式成片产业集聚区和协同发展区，与东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加强分工协作、错位发展，强化中国产业配套体系优势。
4.2  突出“补链”，构筑自主、安全、可靠的供应链网络
4.2.1  加紧斡旋并寻找第三方替代、国产替代方案
针对美国对华为“芯片禁令”和全球芯片断供困境，在“三条底线、两份清单”1）【在文后补充注释补充说明其具体内容】的前提下，利用美国政府寻求经济发展快速回归正轨的心理，掌握中美谈判主动权，谋划形成规避美制裁的变通方案；同时，积极向美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拓展，特别是推动祖国大陆的芯片上下游企业与台湾以及国外的日、韩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寻找供应链的第三方替代方案。以国内巨大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吸引子，深入做好与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三星、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发科技等境外芯片制造商的沟通工作，力促在短期内尽可能加大芯片备货力度，维系华为供应链运转，为中国实现芯片国产替代争取时间。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形成统筹布局、各具特色的地区供应链应急预案，加大中央财政和各相关省区市财政联合支持力度，优化国家大院大所与各地龙头企业合作模式，提高攻关速度，加速推进芯片全产业链，尤其是芯片设计软件、芯片制造的国产化进程。未雨绸缪，针对中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产业，以及跟跑于美国的机器人、3D打印、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美对中实施《瓦森纳协定》出口管制的重点行业，开展产业链关键技术攻关，并提早梳理、提早建立战略储备，以实现核心元器件、材料、装备国产替代为目标启动一批科技应急专项，为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向更多行业蔓延升级做好准备，将美对中封锁扼杀的负面冲击降至最低。
4.2.2  针对“卡脖子”瓶颈做到精准“补链”
应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进口依存度高、国外供应商垄断性强、供给国别相对单一的“卡脖子”环节确定为“补链”的重点，提高产业链自主可控程度。如集成电路集中在EDA设计工具、光刻机、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碳化硅、氮化镓、靶材、光刻胶等领域；5G产业补链应集中在PCB高频高速覆铜板、应用处理器、基带处理器、射频芯片、滤波器、射频前端、化合物基半导体材料等领域；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补链应集中在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工业软件等领域。
4.2.3  强化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曲线“补链”
针对短期难以突破的产业链“断点”，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海外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销售网络、服务体系及开展并购等策略，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之际逆势“抄底”，获取欧洲、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技术和高端创新人才等核心创新资源，并将国内市场优势、制造优势与发达国家关键资源结合起来，让发达国家高端供应链资源为我所用。充分利用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重启、“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机遇，主动在欧洲、日、韩、东盟、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谋划建设更多、更高水平的经贸合作区、产业集聚区、自由贸易区，按原产地规则加强与所在国产业资本、供应链资源的深度结合，提高所在国制成品增加值占比，为国内企业合理规避美国加征关税、科技围堵。集中力量办好办优“广交会”“进博会”“高交会”“服贸会”等重大展会平台，更好开拓海外市场、精准便捷获取全球供应链高端资源，有效分散单一国家对中国制裁引发的断链风险，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供应链韧性。
4.3  加快“强链”，推动产业链整体跃升 
4.3.1  科技“强链”，提升产业链源头创新能力
统筹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多元化协同创新平台，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打破科技、工信、发改等相关部门职能边界，强化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通过竞争择优、定向委托和“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在新一代通信与网络、芯片、软件、人工智能、前沿新材料等若干领域组织重点研发计划，协同国内优势创新资源集中开展攻关，突破一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思维，研究制定面向2035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清单，增强技术前瞻预测和战略储备能力，形成产学研协同攻关路线图；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院大所、高水平大学等主体在创新链条上的火车头作用，提升区域创新体系层级，强化产业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能力。
4.3.2  人才“强链”，集聚产业人才战略资源
按照“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对接的逻辑，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走访等手段，摸清产业人才布局和供给态势，明晰掌握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的全球领军机构，形成产业技术路线图和人才开发路线图，为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精确合理配置人才资源提供有效支撑。引导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院强化培训项目和专业设计的市场化导向，推广“双元制”培养模式，造就一大批会技术、善管理的高素质技工队伍。面向人工智能、脑科学、材料基因工程等前沿交叉学科领域和边缘学科领域，发起设立一批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延揽全球最优秀的机构和人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格局。
4.3.3  服务“强链”，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链条融通
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导向，大力发展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技术咨询与培训等与制造业产业链密切相关的新型服务业态，强化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同时，强化专业化、智能化、系统化、全链条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传统制造产业开发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创新新工艺、构建新业态提供全周期的增值服务。着力建设公共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围绕重点产业构建融技术服务、成果转化、销售咨询、仓储物流、展览展示、商务代理、检验检测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中心，并形成区域影响力。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嵌入式功能，着力提升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能级，为企业提供低成本、“一站式”、全方位服务。
4.4  力争“控链”，在若干领域形成控制性优势和反制力量
4.4.1  加快在一批未来产业领域占据科技制高点
紧紧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际战略必争之地，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工业软件、量子信息、区块链、前沿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重点发力，攻克一批关乎长远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前沿引领技术，掌握一批在竞争中占据主动的颠覆性技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环境下，与西方国家建立和而不同的非对称威慑技术能力体系，形成时刻保有的产业链反制能力，力争掌控更为主动的产业链话语权。
4.4.2  在融入全球若干主导产业生态中逐步强化控链能力
对于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智能家电等技术和规模都有优势的产业，更多利用国内市场前景广阔的优势开展链主企业培育计划，在市场需求导向下强化技术自主能力，培育产业生态掌控型企业。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6G等产业领域，联合国内外具有较强协同交互能力的企业建立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支持具有核心技术和较强创新力、掌握广阔市场和订单需求的大型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技术标准，在引领全球产业发展中成长为全球产业链的链主和产业联盟盟主，以市场力量推动更多企业、科研机构纳入自身供应链和创新链体系，形成多元化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逐步构建自身在产业链条中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地位。积极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加快5G商用步伐，以应用场景的培育为切口，发挥新基建对产业链生态构建的支撑作用。推动建立与海外签署投资保护协定，防范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保障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完善产业生态风险管控机制。做好国内企业与海外机构在科技合作、人才引进时的法律风险审查和评估。
5  结论
新时代新征程下，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力保障中国产业链安全稳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在分析中国面对全球产业链呈现回流化、外流化、多元化、区域化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中国亟须从“稳链”“补链”“强链”“控链”等角度入手，着力防范产业链可能出现的系统化、多维度科技风险，为更好更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力支撑，尤其要重视做强产业链长板，控住未来产业制高点，快速形成掎角之势，以为关键环节可能在短期内无法突破的产业链实现补短堵漏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注释：
1） 三条底线指：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两份清单指：要求美方纠正错误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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